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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从“传统右翼”谱系向“革新右翼”谱系的嬗变。“传统右翼”谱系的
基干成员来自幕末保守派士族，其龙头团体是玄洋社和黑龙会，主体思想是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

历史危害主要体现在协助政府打赢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既有
区别又一脉相承。其核心团体是犹存社和樱会，主体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历史危害集中体现
在给亚太国家带来了创巨痛深的民族灾难。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有 5个问题须给予特别关注和重视: 对其
祸国殃邻的历史危害性要有深刻的认识，对其思想理论的毒害性不宜低估，对其逞凶肆虐的社会土壤不应回

避，对其成员的所谓“献身精神”不可掉以轻心，对其暗杀传统需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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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战前 60年”将本国拖进了灾难深渊，给亚太国家带来了空前劫难，而且
在“战后 70年”一直恶化着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态和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时至今日再度对日本内
外政策走向和中日关系走势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不仅日本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再向世人发出警告，
而且中国等亚洲邻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①因为就实质而言，日本在战前为祸亚太国家的过程，主
要就是日本“传统右翼”谱系 ( 1881—1919) 与 “革新右翼”谱系 ( 1919—1945) 逞凶肆虐的过
程; 战后中日邦交迟迟不能恢复以及复交后两国关系屡生龃龉，主要就是日本 “战后派右翼”谱系
( 1945—1982) 与“新右翼”谱系 ( 1982—2015) 百般阻挠和破坏所致。在中日关系步入新时代但仍
然不时受到干扰的新形势下，厘清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并梳理其百年演变轨迹，不仅具有弥补、
拓展和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确保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就“战前 60年”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历史危害以及务须重视的若干问题进行
尝试性探讨。
在此，需首先界定两个关联概念。
一是，何为“右翼”? “右翼”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 ( 1792—1795) 。当时，国民

公会中的 765名议员形成三派政治势力: 以罗兰为首的 165 人为保守派 ( 吉伦特派) ，以罗伯斯庇尔
为首的 100人为激进派 ( 雅各宾派) ，其余 500人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从议长席望去，保守的吉伦
特派集中坐在右侧的席位上，激进的雅各宾派集中坐在左侧的席位上，立场摇摆的中间派恰好集中坐

在中间的席位上。自此，凡政治思想行动倾向保守的集团、政党、阶级或集团、政党、阶级中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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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行动趋于保守的政治势力，就被称为“右翼”。“右翼”与 “左翼”称谓源于当年法国资产阶级内
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尖锐对立，因此，欧美国家的 “右翼”概念无论在词源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打
上了鲜明的政治和阶级烙印。
二是，何为“日本右翼势力”? 本文所谓“日本右翼势力”，除具有欧美右翼势力反共、反民主、

反自由、反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特征外，还独具日本一国之特质: 深信天皇是“神”、日本是 “神国”、
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对天皇和国家绝对忠诚; 轻理论、重行动、崇尚暴力、迷信武运，热衷暗
杀和政变，对现行国家政体实施颠覆; 信奉封建集权主义、天皇中心主义、超国家主义、侵略扩张主
义，对弱邻攻战杀伐，以实现“八紘一宇”之妄想。不难看出，尽管 “日本右翼势力”概念在词源
上援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 “右翼”一词，但在语义上与赋予了政治性和阶级性的欧美国家的
“右翼势力”概念迥然不同，即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具有超阶级性、超政治性特质，而且有着浓厚的封
建性①、狭隘的民族性、疯狂的侵略性和罕见的野蛮性等特点。

一、“传统右翼”谱系

1881年玄洋社的成立，标志着“传统右翼”谱系孽生。该谱系不仅启动了日本右翼势力祸国殃
邻的历史进程，而且在思想结构、组织构成、活动方式等方面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基础。因
此，对“传统右翼”谱系进行深度解剖，无疑有助于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日本百年
右翼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 “传统右翼”谱系的基干成员来自幕末保守派士族
早在 19世纪中叶“黑船”来航、被迫“开国”前后，日本国内就形成了主张“尊王攘夷”的以

士族 ( 主要是中下级武士) 为核心的国粹主义势力———尊攘派。随着明治初年维新变革的深入，为
新政权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士族很快丧失了既得利益。这些失意士族基于 “国内损失国
外补”这一传统思维定式，向明治政府提出了 “征韩”主张。当这一主张被奉行 “内治优先”国策
的新政府断然拒绝后，他们便接二连三地制造了 “佐贺之乱” ( 1874) 、“神风连之乱” ( 1876) 、“秋
月之乱” ( 1876) 、“荻之乱” ( 1876) 、“思案桥之乱” ( 1876) 等一系列叛乱事件，并最终酿成大规
模的几近撼动新政权根基的 “西南战争” ( 1877) 。新政府一一平定叛乱，最终取得了西南战争的胜
利，残余士族被进一步分化。除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后来参加甚至领导了自由民权运动外
( 这些人最终也都从“自由民权论者”转向了 “国权扩张论者” ) ，多数士族更趋保守和反动，并成
为日本“传统右翼”团体的卵翼者和骨干成员。日本右翼势力尤其日本 “传统右翼”谱系的超政治
性和超阶级性，当与其基干成员主要来自德川幕府末期的保守派士族不无关联。

2. “传统右翼”谱系的龙头团体是玄洋社和黑龙会
早在明治初年，九州北部沿海城市福冈的青年 “志士”，就陆续建立了兴志塾、空华塾、娇志

社、强忍社、坚志社、开垦社、向阳社等多个早期右翼组织。② 不过，首个严格意义上的 “传统右
翼”团体，是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于 1881 年 2 月在福冈建立的从向阳社演变而来的玄洋社。
因“向阳二字有对着太阳而影射天皇的大不敬之意”③，遂更名为玄洋社 ( 虽然由平冈出任第一任社
长，但其精神领袖是被尊奉为 “右翼的帝王”头山满) 。玄洋社中的“玄”字，系指九州岛北端面向
大海的一片“玄海滩”; “洋”字，系指将九州岛与朝鲜半岛隔开的朝鲜海峡，泛指将日本列岛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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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限: 《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 10页。
明治初年，破落的中下级武士锁定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朝鲜，而地理上日本距朝鲜最近之地就是福冈。因此，当时福冈

一地集中了数万名保守派士族。这样，福冈成为日本右翼团体孽生和泛滥之地也就不令人费解了。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編『玄洋社社史』東京: 玄洋社社史编纂会、1917、225頁。



陆分开的广阔海洋。当年，头山满等右翼首领将向阳社更名为玄洋社，意在 “明志”，即自认为肩负
着“越过朝鲜海峡君临大陆”①、实现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② 之使命。
玄洋社的成立不但启动了日本右翼势力 “祸国殃邻”的历史进程，而且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规

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 1) 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即天皇中心主义、狂热国粹主
义、极端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玄洋社 “宪则”中 “敬戴皇室” ( 第一条) 、
“热爱日本” ( 第二条) 等条目③，便足以表明这一政治思想理念。 ( 2) 为日本早期右翼运动培养了
核心干部与骨干成员。日本“传统右翼”谱系中的骨干分子，大多出自 “玄洋社三杰”头山满、平
冈浩太郎、箱田六辅的门下。而由所谓“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最伟大的导师”④ 头山满亲自调教出
来的右翼分子，则多系“传统右翼”谱系中的中坚人物。( 3) 成为日本 “传统右翼”团体的 “孵化
器”。玄洋社直接或间接“孵化”出黑龙会、浪人会、活动党、天佑侠、修养团、大东塾、大日本国
粹会、大和民劳会等大大小小 “传统右翼”谱系之团体，其中纲领最完整、组织最严密、目标最明
确、影响和作用最大者要数黑龙会。1901 年 2 月，在俄国势力伸向 “满洲”，令日本人产生 “危机
感”的背景下，⑤ 玄洋社核心成员之一内田良平于东京创立黑龙会。黑龙会以头山满为顾问，以葛生
能久等“大陆浪人”为骨干。从“黑龙”二字不难看出，“其目的就是要把侵略势力推进到黑龙江
畔”⑥。后来，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发动日俄战争和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黑龙会的确发挥
了别动队和马前卒的作用。玄洋社、黑龙会等 “传统右翼”团体在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3. “传统右翼”谱系的主体思想是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
“传统右翼”谱系的思想主张主要反映在右翼团体的纲领中，其中涉及内政、外交、军事、教
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黑龙会的纲领最具代表性。其主要内容包括: “( 1) 吾等致力于恢复肇国之宏
旨，阐明东方文化之大道———以期皇国成为亚细亚民族振兴的领导者。 ( 2) 吾等致力于一洗目前偏
重法治主义而束缚人民之自由、缺乏洞察时局之能力而影响公私之效率、湮没宪政体制本来之宗旨等
各种弊端，以期发扬天皇主义之真谛。( 3) 吾等致力于改革现行制度，振兴外交，以图向海外发展;
志在革新内政———以图巩固皇国之根基。 ( 4) 吾等信奉军人敕谕，弘扬尚武精神，实现全民皆兵，
以期实现国防机构之充实。 ( 5) 吾等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革效仿欧美之现代教育，奠定扎根于国体渊
源的国民教育之基础，以提升大和民族的功德良知。”⑦ 五条纲领中的 “恢复肇国之宏旨” “发扬天
皇主义之真谛”“以期皇国成为亚细亚民族振兴的领导者”“以图向海外发展”“实现全民皆兵”等
关键语句足以表明，黑龙会不仅是一个有着完整纲领和明确目标的 “传统右翼”组织，而且其对内
建立天皇独裁政权、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念，成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的指导思想。
换言之，尽管“传统右翼”谱系中尚未出现有影响的右翼思想理论家，其思想主张大多散见于右翼
团体各自的纲领中而未成系统，其上述对内对外主张却成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的思想源流，即 “大
亚细亚主义、天皇中心主义、国粹主义等现代右翼团体的思想原型已初露端倪”⑧。

4. “传统右翼”谱系协助明治政府打赢了两场改变三国命运的战争
“传统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同时指向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但侧重点对外。“传统右翼”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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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建立天皇独裁专制统治的恐怖事件。1878 年，右翼分子岛田一良刺死了 “维新三
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罪名是后者“独断专行”妨碍了“天皇亲政”。① 1888年，右翼分子来岛恒
喜投弹炸废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一足，罪名是后者在 “修约”谈判中向西方列强妥协。1889 年，右
翼分子西野文太郎刺杀文部大臣森有礼，罪名是在参拜伊势神宫时 “失敬”等。“传统右翼”对外充
当明治政府侵略扩张的帮凶。1882年“壬午兵变”爆发，玄洋社首领头山满不但叫嚣 “与其对朝鲜
下手，莫如先将中国吃掉”②，而且试图组建一支“征韩义勇军”进攻朝鲜。1886 年，右翼分子不但
制造了与清军官兵冲突的 “长崎事件”，而且公然叫嚣 “必须实行军国主义”。③ 1894 年朝鲜东学党
事起，头山满、内田良平等立即组织武装团体天佑侠赴朝搜集情报和开展军事活动，加速了中日甲午
战争的爆发。战争爆发后，玄洋社社员藤岛武彦、楠内友次郎、福源林平、藤崎秀、山崎羔一郎、钟
崎三郎、石川伍一、向野坚一、宗方小太郎等鱼贯赴华刺探军事情报。除宗方小太郎、向野坚一侥幸
逃回日本外，上述人等全部落网并被处决。尽管如此，玄洋社社员在甲午战争期间 “前赴后继”的
情报搜集活动，不仅使伊藤内阁在外交运作上游刃有余，也确保了日军在海陆战场上的连战连捷。日
军能够在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战役、牙山战役中重创清朝海陆军，靠的正是石川五一、宗方
小太郎、关文炳、山崎羔一郎等隶属于玄洋社的日本间谍提供的绝密情报。
如果说玄洋社主要协助日本政府打败了 “大清帝国”，那么黑龙会则主要配合日本政府战胜了沙

俄。基于对“三国干涉还辽”这一 “千古未有之奇耻大辱”的激愤④，玄洋社核心成员内田良平在
甲午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准备对俄战争。他亲自踏查中、俄、朝三国交界地———延边地区的地形地貌，
横穿西伯利亚，并远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搜集情报，而且发表了 《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一文，
得出俄国“不足为惧”的结论，发出“日俄必战”第一声。⑤ 1901 年，内田良平建立黑龙会，自此
其协助政府发动日俄战争之活动进入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实施阶段。黑龙会在 《趣意书》中提出:
“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建立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之基
础。”⑥ 果能如此，“则百年大计可立，万里雄飞之梦可成”⑦。黑龙会不仅通过机关刊物 《黑龙》连
篇累牍地发表“对俄强硬论”，进谏当局“对俄一战”，而且根据其会员在中俄两国搜集的调查资料，
绘制出版了详细注明村庄、道路、河流、设施、物产等的 《最新满洲图》和 《俄国东方经营部面全
图》，为发动日俄战争进行了充分准备。战争爆发后，黑龙会及其下线团体大日本一新会成员，还作
为“死士”参加了由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组织的 “特别任务班”，在黑龙江省各地炸桥
梁、毁铁路、切断俄军补给线、捣毁俄军军火库、收买当地土匪袭击俄军后方等，有力地策应了日军
行动。可见，中俄两国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不但败在了军事上，也输在了情报上。而日方对中俄
两国的情报优势，正是由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团体及其成员所成就的。
总之，明治时期的“传统右翼”谱系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活动方式和手法上，都为日

本百年右翼运动提供了脚本。

二、“革新右翼”谱系

随着犹存社于 1919年宣告成立，“革新右翼”谱系逐渐取代 “传统右翼”谱系，成为战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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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说 “传统右翼”谱系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
那么“革新右翼”谱系则写下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的最黑暗的一页。因此，对 “革新右翼”谱系
进行彻底解剖，不仅有助于把握其与 “传统右翼”谱系的内在联系，而且对洞悉其在日本法西斯化
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评估其历史后果均有裨益。

1. “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
新思想的传播是新团体产生的前提。随着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对法西斯思想的传布，一批与

“传统右翼”组织不同的法西斯团体应运而生。因这类新团体均以 “革新”“革命”面目出现，故被
称为“革新右翼”。也就是说，在日本右翼势力百年演变的历史延长线上，从 1919 年到 1945 年间，
“传统右翼”思想和团体让位于 “革新右翼”理论和组织，即 “革新右翼”谱系取代 “传统右翼”
谱系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其一，“传统右翼”谱系的思想主
张散见于右翼团体的纲领中，零散而未成系统，而 “革新右翼”谱系的思想主张主要集中在右翼思
想理论家的著作中，完整且系统。其二，“传统右翼”谱系的人员构成和政治活动基本局限于少数保
守派士族和“大陆浪人”的范围内，“革新右翼”谱系则注重组织的开放性和政治活动的群众性。其
三，“传统右翼”谱系将政治活动重心放在配合政府对外战争方面，而“革新右翼”谱系的政治活动
同时指向对内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与对外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两个方向。日本右翼势力出现这一
“谱系”代际变化并不奇怪，这既与法西斯在欧亚大陆安家落户的国际大背景密不可分，也是日本国
内几乎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 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 、社会主义运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
局面使然。这是因为“日本右翼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即右翼往往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而存在和
发展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先有左翼，后有右翼，先有左翼的进步思想，后有反对左翼思想的右翼主
张”①。当然，无论思想、组织还是活动方式方面，“革新右翼”谱系与 “传统右翼”谱系都具有明
显的承继性即一脉相承性。

2. “革新右翼”谱系的核心团体是犹存社和樱会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1927年日本右翼团体有百余个，到 1932年逾千个②，至 1939 已有 1733 个，

达到 182 192人，且多隶属于法西斯 “革新右翼”谱系，达到了战前右翼势力的顶峰时期。③ 其中，
犹存社和樱会分别发挥了民间 “革新右翼”团体与军队“革新右翼”团体“孵化器”的作用。

1919年 8月 1日，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建立了首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犹存”二
字，一说源于唐朝魏徵《述怀》诗中的“纵横计未就，慷慨志犹存” ( “荒原朴水说” ) ，另一说取
自晋代诗人陶渊明《归去来辞》诗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 “木下半治说” ) 。④ 无论源于何人
何处，均系表达誓为国家“中流砥柱”之意。该团体成立不久，即邀请北一辉加盟并出任头目。犹
存社虽然没有直接付诸 “国家改造”行动，但它通过机关刊物 《雄叫》所进行的法西斯思想宣传，
毒化了一代青年学生和少壮军官。如同玄洋社卵翼出黑龙会等多个 “传统右翼”团体一样，犹存社
直接或间接 “孵化”出了双叶会、光之会、魂之会、潮之会、大化会、白狼会、大行社、爱国社、
赤化防止团、大日本正义团、大日本生产党、国粹大众党、明伦会、血盟团、日本国家社会党、日本
革新党、大日本青年党、皇诚会、东方会、大日本一新会等一批“新种”法西斯“革新右翼”团体。
随着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向军队迅速渗透法西斯思想，类似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的军人法西

斯分子大量涌现，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多个法西斯团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完全由现役军人组成的
樱会。1930年 9月下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在东京秘密成立樱会。樱会成立不到 1 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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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 150余人，其中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战争狂人———牟田口廉也中佐、武藤章少佐、影佐祯昭中
佐等。樱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以“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充满活力和透明的国政”为成立宗
旨，以“解决满蒙问题，必须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为纲领，以 “限于陆军中官阶在中佐以下、
关心国家改造并毫无私心者”为入会条件。① 1931 年 1 月，樱会制订出 “国家改造”具体方案。在
该方案指导下，其对外配合关东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一举得手，但随后对内策划的三月事件、十
月事件等均未果而终。

3. “革新右翼”谱系的主体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革新右翼”谱系的思想库中，除了从 “传统右翼”谱系继承下来的天皇中心主义、大亚细

亚主义外，以“国家改造”为核心内容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主体思想，而这些思想主
要集中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右翼思想家们的著作中。
首先，北一辉作为日本“革新右翼”谱系的理论旗手，其法西斯思想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影

响力。1919年，北一辉推出了被奉为 “日本法西斯圣典”的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 后更名为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 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法西斯理论: 一是 “国家改造论”，号召由具有
“法西斯献身精神”的军人用武装政变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天皇制军事独裁政权。② 二是 “天皇中心
论”，盛赞明治天皇是“国民之总代表”和“国家的根柱”。③ 三是“亚细亚联盟论”，宣称“随着国
家改造的完成，亚细亚联盟乃可义旗翻扬而真正到来，日本乃可执世界之牛耳”。④ 四是 “侵略有理
论”，即把英国比作全世界的 “大富豪”，把俄国比作北半球的 “大地主”，把日本比作世界上的
“无产者”，声称日本应“堂堂正正地向彼等开战以夺取其独占之权利”，⑤ 这明显是在为侵略扩张国
策提供“理论依据”。北一辉不曾参与 “二二六”政变，却因 “思想主犯”罪名处以死刑，足见其
法西斯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
其次，大川周明作为与北一辉齐名的法西斯运动理论家和活动家，在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中具有特

殊地位。他通过《复兴亚细亚诸问题》4作，阐述其法西斯理论和主张。一是 “天皇中心论”。他认
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 “日本之国粹”和 “冠绝五洲的日本精神”，要依靠天皇和军人来完成
“国家改造”和进行侵略扩张。⑥ 二是 “东西对抗论”。他认为东西方关系史就是一部亚细亚与欧罗
巴反复战争的历史，肯定并盛赞战争“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⑦，并叮嘱日本人随时做好战争准备。三
是“大东亚秩序建设论”。其所谓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和革命 “除了切望支那复兴外别无他意”之说
法、蒋介石与英美联合抗日是 “蹂躏兴亚大义”之说词等，⑧ 既是在为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寻找
“理论依据”，也出人意料地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战争翻案的 “历史根据”，影响十分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北一辉与大川周明在鼓动 “国家改造”、鼓吹“战争万能”等方面并无区别，所

不同的是: ( 1) 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是以 “天皇中心主义”为基础，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则建立
在“国家中心主义”基础上，因此不追求为天皇献身，只愿为国家效命。 ( 2) 在对内 “国家改造”
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先后顺序上，大川周明主张二者同步进行，而北一辉力主先进行 “国家改造”，后
实施对外侵略。 ( 3) 在敌国的确认上，大川周明将美国视为主要敌国，北一辉则把英、俄两国作为
主要敌人。 ( 4) 在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大川周明是理论建构与政治活动并重，而北一辉主要是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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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论来指导和推进日本右翼法西斯运动，绝少直接参与政变和间谍活动。尽管如此，两人在引领日
本走向侵略战争这一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推进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分伯仲。
从“侵略战争”源于“侵略政策”，“侵略政策”又源于 “侵略思想”这个逻辑意义上说，北一辉、
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以法西斯理论为祸人类的思想家们，才是当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
元凶。

4. “革新右翼”谱系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创巨痛深的民族灾难
这一时期，尽管“革新右翼”谱系与“传统右翼”谱系并存且呈现出殊途同归趋势，但在日本

右翼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 “革新右翼”谱系。尤其进入 20世纪 30年代后，“革新右翼”势力重
点煽动少壮军官断然实行所谓 “昭和维新”，试图实现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国家改造”构想和
侵略扩张目标。
( 1) 在“国家改造”方面。“革新右翼”势力通过制造刺杀安田财阀首脑事件 ( 1921) 、刺杀原

敬首相事件 ( 1921) 、刺杀滨口首相事件 ( 1930) 、刺杀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的血
盟团事件 ( 1932) 、刺杀犬养毅首相的 “五一五”事件 ( 1932) 、刺杀斋藤实内大臣等多名政要的
“二二六”事件 ( 1936) 等数十起恐怖暗杀事件，以右翼分子广田弘毅上台组阁为标志，彻底终结了
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进程，实现了自己长期梦寐以求，并为之 “不懈奋斗”的 “国家改造”目
标———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而这一清 “君侧之奸”行动与北一辉 “暗杀先行于革命”主张
如出一辙。① 此外，“革新右翼”势力还通过制造“天皇机关说”事件 ( 1936) 等，协助政府破坏了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参与制造“三一五”事件 ( 1928) 等，协助政府扑灭了社会主义运动。由
此导致战前在日本始终未能建立起如同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 2) 在充当侵略战争的帮凶方面。“革新右翼”势力通过敦促政府推行强硬外交，对国民进行舆

论动员，为关东军刺探情报等，协助政府当局发动并不断升级侵略战争。1929 年，大川周明以东亚
经济调查局理事长身份纠集千余右翼分子，在南起鹿儿岛、北至北海道的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旨
在“使日本国民懂得为了日本的生存，必须解决满蒙问题”，并为 “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做好
“精神准备”。恰如大川周明自诩的那样，这种大规模宣传是 “运筹对中国东北侵略的第一个步骤”，
“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② 1931年，大川周明还通过成立专门研究 “满洲”动向及对策的 “满洲问
题研究室”等，实际参与了“九一八”事变的谋划和准备。为此，“满铁”根据他在 “九一八”事
变准备和发动过程中做出的卓越 “贡献”，颁发了 “大川功绩调查书”，对其在 “满洲事变前后创造
出完整而统一的舆论基础所建立的巨大功勋”，以示嘉奖。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田良平等右
翼分子发表《致政府及国民声明书》，要求当局“发挥我炮火之威力”，“严惩”中国。④ 1931 年底，
针对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 “限期撤兵”劝告案，日本右翼团体不但在东京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 “国
民大会”表示“抗议”，而且由头山满领衔分别向国联主席、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去 “宣言电”，
“促使支那反省和国际联盟觉醒”。⑤ 一些右翼分子还鱼贯进入中国东北建立 “满洲现地”右翼团体。
其中，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不但协助关东军运输战争物资、慰问和护理伤员、修复铁路和机场
等，俨然关东军的后勤补给部队，而且在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发挥了日本国内右翼团体无法替代的

作用，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催生婆”。实际上，在日本日后发动的 “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
等一系列侵略活动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所谓民间 “志士” ( 即民间右翼分子) 活跃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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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存社成立尤其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 “革新右翼”谱系通过对内制造一
系列恐怖暗杀事件和对外配合政府发动一系列侵略 “事变”或“事件”，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各国
带来了灾难性的历史恶果。

三、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务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历史镜鉴。鉴于日本右翼势力这一 “政治癌瘤”迄今仍在恶化
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在剖析其战前谱系构成和梳理其祸世轨迹的基础上，
总结其活动规律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显然是本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务须关
注和重视以下 5个问题:

1.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祸国殃邻的历史危害性要有深刻的认识
从玄洋社成立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右翼势力对内通过制造一系列恐怖暗杀事件，最终建立起天

皇制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外通过配合日本政府发动 14 年侵华战争 ( 后扩大为太平洋战争) ，将国家
拖上了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的不归路。不但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日
本自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祸和危机，甚至被国际社会视为 “蒙文明皮肤，具野兽筋骨之怪兽”①。
同时，战前的“传统右翼”谱系、“革新右翼”谱系与战后的“战后派右翼”谱系、“新右翼”谱系
之间，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活动手法上均具有一脉相承性。因此，世人尤其曾饱尝日本法西斯蹂
躏之苦的亚太国家和民族，有必要认清日本右翼势力这一 “政治癌瘤”的极端危害性。换言之，包
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太各国人民，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长时段、大规模祸国殃邻所造成的灾难性历史
后果，没有理由不永远铭记; 对这股国际恶势力再度对日本政治走向、中日关系走势和亚太和平构成
潜在威胁的现实危险性，没有理由不保持高度警惕。恰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12 月 13 日举行的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的那样: “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
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危害，

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② 这一言简意赅又高屋建瓴的
讲话将对日本右翼势力危害性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既是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 “所犯下的
严重罪行”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今天日本右翼势力 “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的有力回应，更是
指导新时期中国日本史研究和对日外交工作的思想指南。

2.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的毒害性不宜低估
战前“传统右翼”谱系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革新右翼”谱系的法西斯主义和农本

自治主义，既是江户幕府后期本多利明 ( “殖民扩张论” ) 、佐藤信渊 ( “宇内混同论” ) 、吉田松阴
( “东西补偿论” ) 等思想家们“海外雄飞”思想的延续，又是“战后派右翼”谱系和“新右翼”谱
系的主体思想———狭隘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思想源; 既是近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小
视和蔑视亚洲近邻民族优越意识的恶性膨胀，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披上合法外衣而提出的

极具煽动性和迷惑力的政治口号。思想总是走在行动之前。当年若无右翼思想理论的传播，就不会有
右翼团体组织的孽生，更不会有右翼政治运动祸国殃邻后果的发生。再从侵略国策和侵略战争均根源
于侵略思想这个逻辑意义上看，加大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即 “日本帝国之侵略中国思想”
研究的力度，③ 当是今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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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的社会土壤不应回避
尽管右翼分子刺杀原敬首相、滨口首相、犬养毅首相、井上藏相、安田财阀首脑、团琢磨总裁等

政界要人和财界巨头的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但在当时，日本社会出现了凶手比受害者更受公众同情这

一引人注目、更令人沉思的情形。右翼青年朝日平吾行刺安田善次郎后自杀，事后右翼分子竟在西信
寺为这名杀人凶手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盛大葬礼。审判 “五一五”事件时，一名被告在法庭上慷
慨陈词后，旁听席上的民众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甚至有超过 30 万份用鲜血签名或完全用鲜血写成
的要求宽恕凶手的请愿书，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到审判官的手里。① 新潟县的 9 名青年不但寄来请愿
书要求替被告服刑，而且竟附上泡在酒精里的 9 根小手指以示决心。结果，制造 “五一五”事件的
右翼暴徒们因公众求情和施压而被法官从轻发落，不但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而且获刑的 40 余人数
年后被全部释放。当时公众、媒体和法官没有把同情给予被害者，反而对杀人凶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同情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有潜在的社会基础”②。值得注意的是，据 2006年日本 NHK电视台调查，
有 7成以上的日本人支持首相和大臣参拜靖国神社。东史郎、本多胜一等能够正确反省侵略历史的进
步人士，在备受政府冷遇和右翼势力威胁的同时，还要经常忍受来自周围民众类似 “叛徒” “卖国
贼”“亵渎英灵”的谩骂。而警察对招摇过市的右翼宣传车充耳不闻，部分民众对身边随处可见的恐
怖暗杀暴行视而不见，也与战前毫无二致。当年正因为部分不觉悟的日本民众放任乃至同情右翼分子
的法西斯暴行，才演出了一幕幕践踏政党政治和杀人越货的人间悲剧。也正因为深受右翼思想毒害的
部分日本国民盲从乃至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才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带来了创深痛

剧的民族灾难。目前还有部分日本国民尚未走向觉醒，才导致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小泉等右倾保
守政权能够长期执政。如何在推动这部分日本国民汲取战前同情右翼和盲从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
上，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进而铲除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土壤和日本右倾保守政权执政的
“民意基础”，应是中国日本史尤其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重中之重。

4. 对战前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谓 “献身精神”不可掉以轻心
战前日本右翼思想家和右翼团体头目，不仅打着“反权门”“反资本”“国家改造”“维新革命”

等旗号鼓动青年官兵实行所谓 “昭和维新”，而且公然提出要用法西斯 “献身精神”武装青年人的头
脑。深受毒害的右翼党徒和青年官兵怀揣着 “维新革命”理想、 “国家改造”信念和 “视死如归”
精神大搞迫害、暗杀和政变活动。当时流行着一首 “昭和维新之歌”，其中云: “汨罗之江波涛涌，
巫山之雪乱纷飞。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然兮血如潮。” “权门在上骄且奢，忧国之诚则毫无。财阀
但知夸豪富，全无心思为社稷。” “昭和维新春之空，正义结成大丈夫。胸中足有百万甲，化作樱花
万点红。”“休唱离骚之悲曲，慷慨悲歌已非时。吾侪惟仗三尺剑，血涤寰宇舞雄姿。”③ 正是在这种
极具煽动性和迷惑力的口号声中，日本右翼势力尤其 “革新右翼”势力，制造出一系列旨在响应和
贯彻北一辉、大川周明“国家改造”号召的恐怖事件。
如果说这首“慷慨悲壮”的歌曲还不足以反映战前日本右翼分子的 “献身精神”，那么那些身陷

囹圄还能“视死如归”的右翼暴徒们在狱中发出的 “呐喊”和 “绝唱”，当能充分体现这一精神。
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的一名被告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说: “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
起警钟，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
上牺牲自己吧!”④ 1960年，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在收容所房间的墙
壁上留下 “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字句后，上吊自杀。⑤ 他在事先写就的所谓 “斩奸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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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本人对你浅沼稻次郎个人并无冤仇，但对你作为社会党党首访华时的谰言和煽动群众乱闯国会
的责任，不能答应。在此，我对你实行天诛!”他们所谓 “七生报国” “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
吧”，正是日本右翼分子在祸国殃邻的行径中表现出来的所谓 “报国”“牺牲”和 “献身”精神。而
暴徒们的“慷慨陈词”和决绝行动，不但如前所述获得了民众广泛的同情，而且得到了身为国家机
器一部分的、肩负审讯审判职责的警察和法官们的 “尊敬”。比如，血盟团事件发生后，“负责调查
的警察等相关人士对他们以舍弃自己生命为前提的警世行动的供述，不禁肃然起敬”①。这是比右翼
暴徒的“献身”行动本身更可怕、更令人忧虑的社会大众心理。因此，日本右翼分子的 “献身精神”
及其收获的同情和“尊敬”，同样是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5. 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传统须保持高度警惕
每逢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日本右翼分子就会以 “忧国之士”或 “爱国志士”的身份出现，

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地采取恐怖暗杀行动，这几乎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一大传统和特征。岛田一良行
刺大久保利通、来岛恒喜投弹炸去大隈重信一足、西野文太郎刺杀森有礼等，是 “传统右翼”分子
在“维护天皇权威”“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实施的。朝日平吾刺杀安田财阀首脑、中冈艮一刺杀
原敬首相、佐乡屋留雄刺杀滨口首相、小沼正刺杀井上准之助藏相、11 名青年军官集体刺杀犬养毅
首相等，是“革新右翼”分子打着“维新”“革命”“救世”“清君侧”的旗号进行的。而 1960 年山
口二矢刺杀浅沼稻次郎委员长、1990 年行刺长崎市市长本岛等 ( 凶徒逃离现场，姓名不详) 、2006
年堀米正广焚烧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弘一的老宅、2007 年城尾哲弥刺杀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等，则
是“战后派右翼”分子和“新右翼”分子以“反共反华”“维护天皇形象”“捍卫民族尊严”的名义
进行的。可见，战前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行径惊人相似，如出一辙。正如有学者指出:
“无论是对内的反体制、镇压人民运动，还是对外反华、宣扬军国主义，右翼倾向暴力恐怖主义的
‘历史偏好’并未因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依然作为日本右翼的典型集团性格和
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被继承了下来。”② 因此，有人指出，日本 “军靴声日益临近”，“时常能够听到军
国主义的脚步声”，日本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③，“日本现在的情形”与 1931 年至 1936 年期间
的情形“惊人相似”等，④ 并非耸人听闻。笔者认为，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恐怖暗杀暴行所具有的心理
威慑功能及扭转国家航向的政治效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综上所述，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从 “传统右翼”谱系向 “革新右翼”谱系的嬗变。两大谱

系既有区别，又一脉相承。既在战前写下了祸国殃邻罪恶的一页，也出人意料地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
的重新抬头树立了样板。因此，对战前日本右翼势力思想理论的毒害性、组织活动的规律性、逞凶肆
虐的破坏性、暗杀传统的危险性等，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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